
懷念馬鶴凌和秦厚修夫婦  

 

今年(2013)四月在電視上看到馬英九慈母秦厚修女士臥病住院的消息, 當即

與其大女公子以南電郵聯絡, 以後隨時得到她病情實況的消息, 久久為她擔心, 

直到五月初我們聽到厚修大去的消息, 我們也向以南與其姊妹及"弟弟"家人, 

同申綴泣哀悼. 

 

相識 (1941 湖南中央政治學校 ) 

 

事實上我與鶴凌相識相處, 還是我們青春年少他仍名為”鶴齡”的時候. 1941 年

我們在湖南臨時省會耒陽投考巳經停招新生兩年的中央政治學校 (簡稱政校) 

全國投考. 據說有一兩萬人報名, 湖南耒陽地區則有八百多人報考, 大學部三

系僅取十八人, 專修科三科也不過十多人. 我因熱天喝冷水, 第一場國文考試, 

因為我也是第一個報考, 坐在第一考場校室的第一桌位, 腹痛如絞, 頭抹萬金

油, 口吞仁丹丸和八卦丹, 藥不對症, 於是, 不及二三十分鐘, 被迫第一個交卷, 

其後英數理化各科也多是如此. 監考震驚, 以為我是在搶著在第一個交卷, 後

來我在貴州獨山唐山交大圖書館看榜, 幸未名落孫山, 於是棄土木而念法政, 

遂與一中前班同學 莫類先, 同時乘黃"牛車" 經獨山而往重慶小溫泉報到入學, 

他入外交系, 我上法政系法制組. 其他政大全校湖南同學在各地考取入學人數

之多, 則僅次於四川. 而我們湖南省立一中 1941 年高一班的理科, 在耒陽同時

投考者, 共有二十多人, 但僅有我一人僥倖考入了當時政大的十一期, 但後來

一中高一班友則共有八人, 大都巳在湖大等他校念了一年之後, 而於 1942 年

下一年考入政大的十二期, 一人考取地政專修科, 另有一人因去富國島, 遲於

1944 年考入第十四期, 所以我班如與其他全國中學同一班同學考入政校的人

數相比, 恐怕全國他校他班難有其匹!  

 

不過在 1941 年, 馬鶴齡雖與我們同時入學, 但他卻沒有與我們同時 "金榜題

名" 一舉考取者的幸運. 因為當時我們考試後, 鶴齡或已回返鄰縣衡山本籍, 而

我們來自遠地的許多考生, 多在耒陽停留, 等候三兩週後,再去衡陽投考四聯

(西南聯大,中央,浙江,武漢), 但是政校考試後, 不數小時之間日機初炸耒陽, 一

顆炸彈, 深入我們住屋 (實為一小小公屋) 隔壁草地, 幸未開花, 但聞硫磺氣味, 



大吃一驚, 幸而我們同住同班多人, 未傷毫髮, 但是後來得知, 鶴齡等多位考生

的部份政校考卷被炸毀. 但是鶴齡膽大心細, 他在前往四川樂山武漢大學入學

途中, 經過重慶小溫泉政校, 要求教務處補考先前考卷被炸毀的學科. 所以他

雖入學較遲, 而亦成為了我們法政系的班友, 後且成了我個人湖南一中高中部

小同鄉寧鄉籍學姐秦厚修的乘龍夫婿, 也可謂天緣巧合!   

 

說到最近生榮死哀在台北仙逝的馬總統慈母馬秦厚修女士, 她既是我的小同

鄉, 也是我湖南高中高我兩年的學姊, 又是我政大遲我一年的學妹, 也是我們

同期摯友馬鶴齡的夫人, 所以"親上加親".  2014 年 5 月, 她的不告而去, 而與

鶴齡天上再見, 使我和內人澤君及兒女, 皆感非常哀悼和悲痛!  我得知秦厚修

的大名, 尚是在我進高中一年二期的時候. 那時我們同在現在巳改為男女同校, 

名為湖南長沙市立第一中學, 現被北京教育當局列為"中國十大名校"之一的有

名學校. 厚修在校時原是比我這下班生高了兩年的 "上班生", 戰時合併改為湖

南省立第一臨時中學高中部. 也是我們長沙一中第一次男女同學的開始. 本來

長沙一中, 乃是過去"長沙城南書院"的前身, 而與湘江對岸岳麓山宋大儒代朱

熹講學的岳麓書院齊名, 也是淵遠流長. 初為宋代大儒張栻所創立, 過去湖南

學子秀才舉人進士多出其門, 民國改制後, 而與湖南省立一師, 分分合合, 所以

新中國的毛大主席, 同被尊為一中和一師兩校的著名學生, 而後來有名的朱耀

基 (曾任中共副總理), 則是我們新一中的"後班生".   

 

話說我們所悉知的秦老夫人厚修女士, 也是我寧鄉的"小同鄉", 我們住處相去

不過十來華里, 但是分在溈水的第二大支流的楚江或曰華陽江, (現巳改稱為楊

華江) 的南北兩岸, 雖然相去不遠, 但是我住南岸唐市, 她住對岸隔山看不見的

橘木橋雙井村, 各有官道直通縣城, 出入皆極方便, 少時我也曾經聞其地名, 但

從未前往經過. 但是厚修常提到, 她在寧鄉縣城女子高小肆業時, 曾是家兄輝

閣一師畢業後執教過的小學生. 不過後來她念的初中, 乃是長沙省城鼎鼎有名

的周南女中. 她念的高中, 則是當時名為湖南省立長沙省立女子中學, 簡稱長

沙早稻田省長女中的高中部. 而其在民初成立之時, 且較我們所稱的省立一中

和省立一師還早了好幾年. 而後兩者皆無初中部.  1939 年日敵進侵, 長沙大火, 

湘省危急, 所有在長沙附近的省立學校, 奉教育廳之命, 全部改組合併, 謂為"

湖南省立第一臨時中學", 我們省立長沙高中部和省長女中, 合併為臨中的高



中部, 厚修則為高中部第二班的畢業班(三年二期文科), 而我是長沙高中最後

一班的三十六班, 成為臨中高十一班 (一年二期理科), 所以厚修在高中時, 高

高在前, 而且男女有別, 我們後班生, 但聞她也是寧鄉小同鄉, 僅聞其名, 縱然

見面,恐怕我們下班生也不敢仰視. 後來她的妹妹秦冰熙, 也在臨高入學, 與我

同學一兩年, 但她是我們的 "下班生", 而且她們起居和上課的師儉園, 乃是男

生的禁地. 我們男女生合班後, 雖有些文科少數因為辦理民訓等原因而無班可

插的男生, 或須前往師儉園與女生文科同班上課, 而我們少數男生, 有時去練

練排球以外, 很少前往禁地, 所以除非她們演過話劇或露過面的少數女同學外, 

我們最多也是但聞其名. 厚修令妹秦冰熙, 直到九十年代, 她和其夫婿前來台

北探親訪問, 我適亦回台開會時, 方在馬府首次識荊, 並在鶴凌同學楊仲揆家

暢敘. 另外則曾與秦冰熙大女公子昜曉晴, 同在紐約一喜宴席上, 同桌交談. 不

過當時政校招生, 大學部不收女生, 而秦厚修郤於 1942 年考入了政大統計專

修科的第二期, 前此在 1938 年至 1940 年, 政大因為搬遷暫停招生三年, 所以

我們政大十一期,在政大十期同學畢業離校後, 在二年級時,即巳成了政大的  

"老大".  

 

當時馬鶴齡個性外向, 領導力強, 而在為全校學生所領導的 "社會服務處"中, 

嶄露頭角, 領導全體同學, 號召校內同學, 服務校外社會, 把一切活動辦得有聲

有色, 其間成就恕我這個但知念書和勤於寫作的"書呆仔", 不謀其政, 未聞其詳, 

但知鶴齡與其他三位班友 朱振發, 羅興傑和陸書元, 成為了學生領導的"四大

金鋼", 輪流主持了社會服務處的三四年德政. 恰在此時, 厚修似亦曾參加了他

們的某些活動, 課餘共同工作, 於是英雄美人,相互墮入愛河, 而我在 1944 年,

也曾趁暑假回返寧鄉探親, 但在暑末回到南溫泉時, 他們正在南溫泉有名的冠

生園, 共度蜜月, 其時楊仲揆自桂林"英雄救美"歸來自顧不暇. 我與何群欽等人, 

探看了他們的新婚蜜月, 但也未為他們補鬧新房. 直到四年級時, 鶴齡發揮了

他的領導才能, 響應政府號召, 發動了政校幾乎全體學生參加了當時 "十萬青

年青年軍"的宏偉怒潮.  而我個人因為前曾以惡性瘧疾, 與後來兩任政大校長

的歐陽勛等同病住院, 旋則與何群欽同去考取了美軍翻譯官, 等待通知報到. 

當時我亦被選為所謂自治分隊長, 新病之後, 每日按時早起領導升旗等等. 不

幸又得了一個什麼極為嚴重的斑疹傷寒, 在政校醫務所臥病七十二天! 前面三

十六天,不省人事,全靠葡萄針活命,  苟延殘喘. 當時同期外交系陳文平和一位



專修科同學不幸以普通傷寒先後仙遊, 而我也幾乎一命嗚呼!  但知鶴齡等投筆

從軍, 他在青年軍中極為活躍, 後來他因回校趕寫論文, 而與我們同期畢業, 但

聽說他一切春風得意, 子女成群. 其後我則因緣時會, 因為高考及格而離開了

行政院秘書處, 相繼出任了江蘇鎮江地院學習司法官及浙江餘姚地院法官, 後

來又因通過了教育部的留學考試及格, 而到了美國.  

 

大陸淪陷 十年生死兩茫茫 

 

不久之後大陸淪陷, 我與鶴齡等人, 可謂"十年生死兩茫茫", 大家失去了聯絡. 

但我卻知他曾一度與厚修同在香港做過一段 "露天茶館"的經營, 後來我在十

一期 "南泉別後"的個別回憶錄中, 看到鶴齡在文字紀載中, 提到此事. (其實我

第一次聽到時, 他曾當面列舉數字說我曾支援過他經營的消息, 其乃是我們在

比利時開會, 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郊外一富麗公主行宮觀光散步的時候). 他說我

與朱振發, 鄒雲亭三人因應他的要求, 對於他在香港的事業, 助了為數甚小, 但

在當時確亦難得的美金數額. 我僅記得,我在當時曾向他們探聽過各方友好消

息的事實, 而我自信一直以為記憶力強, 但曾對他們予以相助的事實, 卻巳完

全淡忘, 當時我說似無其事. 他則說同在散步的厚修可以作證, 當時我們並即

問之於厚修, 但她並不直接作答, 僅僅笑說她決不打算"償還".   

 

畢業後,我們各自東西, 他們或知我已來美國, 但我們離亂多年, 他們何能得到

我的旅美地址? 他說乃是得之於外交部外派芝加哥領館服務的朱振發老兄. 其

時楊仲揆新從東北逃回, 曾被關入湖南省漢壽鄉間穀倉坐待翌日公審挨鬥, 幸

在受審前夕當晚, 得到夫人張鳴秋之助逃出了倉庫, 冒險赴港, 最初由於夏樹

萱的引介, 當過一短時期每月 25 元港幣的"鐵工", 但是後來他寫了一本 "中共

人民民主專政研究" 的大作,在香港出版, 紙貴洛陽, 而為美國新聞處價購了一

千來多本, 經濟情況改善, 遂能與其尊翁由港赴台. 扺台後,成為台北中廣, 中

視和琉球 "美國之音"等傳媒界的巨角. 再返台北後, 仍為廣播界擔任要職, 而

且著作不停, 巳成為了文化, 輔仁等大學的知名教授, 且巳被譽為台北的"硫球

專家".  

 

 



返台重聚 健樂衛生方城 

 

至於馬鶴齡和厚修去而復返的第二次來台, 尤其是鶴齡在大陸"解放"後, 間關

脫險的經過, 更是驚濤起伏, 充滿了傳奇性的色彩, 後來我在美國和台北, 與他

幾度長途驅車日以繼夜的言談中, 和在他本人所寫的的回憶長文中, 方才知其

梗概. 事實上我與鶴齡厚修之有"通家之誼"的友情, 還是我在 1956 年自美國

回台服務的時候. 當時以"相天下士"名家自居的外交家班友高錚大使不幸而言

中, 謂我少年婚姻流年不利, 所以當時大多班友, 已是兒女成行, 而我卻仍是孤

家寡人, 是以初回台灣, 每於周末, 我即在馬家龍山寺附近的馬秦愛巢, 戲作方

城之戰, 享受馬伯母的佳餚. 有時且與厚修尊翁承志先生等方城論戰, 細聽他

曾與我一位家兄輝閣在寧鄉及長沙交往的故事. 當時以南尚在台北一女中上

學, 而馬家最小的掌上明珠馬莉君, 自謂她的名字是李麗華的"麗", 陳澤君的"

君",人皆贊其機靈. 我和澤君在中山堂光復廳結婚時, 莉君與現在在美任教的

夏生力, 都是花童. 我們結婚後, 先岳陳烈 歧曾先生, 少時留法, 取得了里昂大

學的國家學位, 而與當時留德的谷叔常資政和許多中共留法後來的要人, 同時

"勤工儉學", 他因個性謙和, 可謂老而不失赤子之心, 喜與鶴齡 , 仲揆, 厚修與

我其他同輩在台友人, 間於週末切磋, 戲作方城推演, 而在我結婚之後, 大多同

輩改在台北同安街陳寓論比, 至少兩桌八人, 男女有別, 也算是非常健樂衛生. 

我偕澤君再來美國之後,他們這群舊友,仍是先岳岳母週末的佳賓, 直至他們倆

老也同來美國與我們同住之後. 鶴齡在此時期一再來信自詡, 說他們乃是代為

我們向我們的先岳父母"盡孝", 先岳當時幾亦每日一信, 向我們報告其在台北

起居與他們歡樂雅集的豪興, 我們也確感謝諸位好友的熱愛和友情!   

 

本來鶴齡在校時, 並未改名, 但不知他在從軍或來台的什麼時候, 如何改為鶴

凌, 我也從未探問. 但他和厚修在大陸"解放"前夕, 首先攜同大女以南, 同時來

台, 而乃西與冰如兩女尚在襁褓, 行動不便, 暫留鄉間為馬伯母照顧, 實乃萬不

得巳. 他們在台初期, 大陸局勢急轉直下, 眾多將領, 如能應對有方, 或可挽回

頹局. 當時國軍宋希濂部, 雄據恩施, 舉足輕重, 張中寧學長時為綏靖公署秘書

長, 自美返台即為宋部號召青年才俊, 於是在台志士鶴凌等六人, 先後響應, 羅

興傑夫人且亦同行, 但厚修身懷英九, 未同前往, 當時他們會合仍留大陸的志

士由何群欽領隊的十人, 同在宋軍總部聚合,  一時氣勢高張, 群賢獻議, 認為



在必要時可以帥領大軍, 南下西南滇緬邊境, 與黃杰及李彌兵團等配合, 瓊台

對峙, 藉成犄角之勢, 旋圖為他日反攻或退守澎台, 但是當時宋某受其部下參

謀長等諸人的勸阻, 按兵不動, 終而坐以受俘, 成為了昔日黃埔同學的階下之

囚. 後來他曾被釋,一度前往美國紐約等地, 而為中共統戰, 所以後來鶴凌長歌

有 "當年挾策到窮邊, 驛站陳辭倦未眠, 豎子無謀終朿手, 孤臣失策直呼天...."

的感喟. 於是大家星散, 仲揆遠在洞庭之南, 並謂群欽去武漢後即巳失蹤. 厚修

當時在台, 心急如焚, 乃貿然偕以南赴港, 坐等奇蹟出現, 再與鶴凌重逢, 而鶴

凌機智膽識過人, 雖然久困重慶, 勤作毛著筆記, 被人認為他"確信而精通"毛著, 

准許放行, 溜過了幾乎是天羅地網的各個昭關, 死裏逃生, 安然脫險, 與厚修及

以南在香港重敘.  

 

馬英九誕生 (1950 九龍) 

 

1950 年, 鶴凌機智, 膽大心細, 在九龍居留的艱困時期, 他靠著過去對湘潭當

地馬家佃農的關愛 (抗戰後自重慶回到家鄉,一筆勾銷他們多年積欠的穀糧), 

獲到他們暗地的幫助, 得以讓原來留在湘潭的老母及幼女二人逃到九龍與他

們三人會合. 後來在九龍出生了一位 MIT(Made inTaiwan) 的馬氏香火傳人.

他的名字即為現任的馬英九總統. 英九名字的來源,英字是依其祖譜昭穆乃是 

"英"字輩. "九"字的來源是鶴凌厚修期望兒子能有九如之身, 九思之德與九經

之志. 九如源自詩經小雅是祝福身體健康之意. “如山如阜, 如岡如陵, 如川之

方至, 如月之恆, 如日之升, 如南山之壽, 如松柏之茂.” 九思出自論語, 孔子曰”

君子有九思; 視思明, 聽思聰, 色思溫, 貌思恭, 言思忠, 事思敬, 疑思問, 忿思難, 

見德思義. 九經是: 周禮, 禮記, 詩經, 書經, 易經, 論語, 孟子, 春秋, 孝經等的通

義. 又說有: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修身也, 尊賢也, 親親也, 敬大臣也, 禮群臣

也, 子庶民也, 來百工也, 來遠人也, 懷諸侯也"; 鶴凌夫婦期望男孩能有如此君

子之風和大志. 所以他們早巳決定, 子女中的第一個男孩即將命名為英九. 如

果他的三位姐姐馬以南,馬乃西或馬冰如之中,任何一位是男孩, 是則"他"早巳

命名為馬英九. 而現在當選連任為中華民國總統的馬英九,可能另名為"馬英

X"了.  

 



馬英九總統在他當年競選台北市長時, 陳水扁等敵對黨派人士, 曾對他的名字, 

大做文章, 歪曲宣揚, 說他名為"英九", 而因他在 "英國九龍"出生, 巳經不是中

國人, 更不是台灣人. 後來又因馬英九留美工讀時, 因為向美國政府申請合法

研究所學費貸款, 一度取得永久居留權 (所謂綠卡). 但是依照美國移民法, 任

何人如果返回原住國家(或在他國居留) 超過一年 (或尚可在駐他國美國領事

館申請延期一年, 最多共為兩年), 其後縱未宣布放棄其旅美居留權, 即已自動

失效. 即使執有一張綠卡, 如未再取得一般簽證也無法再進入美國, 除非另行

以他國護照, 再行申請取得美國簽證, 即不准, 也不可能再入美境 (此則可以

本人兩度來美進出美境的個人親身經驗為證). 現在時過境遷, 馬英九的美國綠

卡早巳失效多年, 但還有一些傳媒, 自討沒趣, 故作不實宣傳. 年前即有人, 製

造一些不實人名, 向美國駐北京領事館提問, 而以美國居民海外收入也要繳稅

為藉口, 謬指馬英九也要繳稅, 大作反面文章, 而自爆其本身無知無恥的乖行. 

連民進黨的多位大老, 也因見獵心喜, 不問青黃皂白, 故意假作深明究竟, 隨聲

指責, 無聊無賴, 而他們本人自身, 也被弄得灰頭土臉, 且仍不自覺地自鳴得意, 

竟不自知, 比那些無聊無賴的傳媒, 更是"應知而不知, 是為無知; 明知而故意

歪曲, 是為無恥:", 是乃無知無恥無聊無賴之至極也矣!! 

 

鶴凌"百日維新" 盛譽 

 

事實上, 鶴凌生前在台北的工作, 也算是春風得意, 也許有人說他志大才雄, 未

能"人盡其才", 但他第二次從大陸歷險歸來再到台灣之後, 無論在各個方面, 皆

受各方師友的器重和讚許, 事實俱在, 有史為證. 但他因為個性好強, 據一位深

知其行事的學長張希哲立委親自告我, 他如才華不太外露, 或更可能使人較不

嫉忌, 或更能早展鴻圖, 出為重要部門大有作為的主管. 事實上, 他曾一度被內

定為台北市黨部的主委, 但當時其公子英九適任中央黨部的副秘書長, 恰為此

一地方黨部主委的上司, 稱謂上有所顧忌, 所以改他出任副職, 與歷來"子荷父

蔭"的先例相反, 反而是"父受子累", 幾次使他失去了出任重要 "主管"的機會, 

但是鶴凌不以為忤, 後來他與主委關中配合,在台北做了一些開展黨務的工作, 

助選順利, 協助政府開展政務. 而他本人在各個職位上, 到處應邀講演, 據他親

自告我, 他曾轉載或引證我在報刊有關時論及當代哲學比較論評等的文章, 在

其黨刊或演說中借題發揮. 後來他又出任為中央設考委會的副貳, 襄助吳俊才, 



多所興替. 而在此之前,他最初巳在產業黨部有所建樹, 在救國團, 從事青年工

作, 極得好評, 在台北市部署黨人競選, 也有成效, 而他在辦理大專院校青年黨

部工作時, 雖曾為他人算計, 惟亦曾享有"百日維新"的盛譽. 他的詳細職位和權

責, 其子女或將會有極詳細的年表等發表, 以助他日追憶和查考. (事實上,鶴凌

之為人算計, 確有其事, 確有其人, 而該本人後亦被破案,曾被判處徒刑十二

年). 我在 1968 年回國出席十全代表大會之時, 他即為總裁蔣公所讚賞, 出為

中央黨部常會的議事秘書, 記錄所有當時黨政國家內政外交的大事, 所以益增

其忠黨愛國的至誠, 恢宏其弘觀達觀的氣宇; 後來我曾數度返台, 出席眾多學

術及國事座談, 皆由鶴凌及仲揆等安排, 另外安排與諸班友及鄉友宴敘. 

 

英九當初尚在台大法律系肄業, 曾在機埸歡迎, 我們同為我當年尊之如恩師的

梅仲協教授的門生. 梅師曾對我當年發表的若干論文, 在班友面前推許, 並為

我畢業論文的指導教師. 在我傷寒大病後, 策扙, 趕緊補考寫論文隨班畢業分

發實習, 其後不意成為行政院秘書處"政治池魚", 被迫返回小溫泉政校成為"五

年級"時, 梅師以我論文送請司法行政部謝冠生部長, 依法審核薦為地方法院

審檢之時, 謝部長以我論文, 注重法學理論, 雖經梅師的推許, 但未必合乎推檢

實務論文的要件, 但亦以當時抗日勝利, 全國光復, 願即先派我為任何一省一

市地院書記官, 我則鞠躬告退, 後來我分別參加司法官高考及教育留學考試及

格, 並又同時個別先行溜回行政院秘書處當了一年多的委任 四級"京官", 先在

重慶辦理飛機還都復員工作, 後終先後成為江蘇及浙江餘姚地方法院薦任學

習司法官及推事之職, 所以我曾托英九先向梅師致敬. 猶憶當年為"五年級時", 

母校的師長如訓導主任徐志明等, 亦多關心, 薩孟武老師因我為法制組畢業, 

謂他對我遲來的申請出為助教, 願予查核後, 加以考慮. 當時鶴凌適自青年軍

請假, 返校趕寫論文, 當即告我法政系助教早巳另行任定. 後來十多年後, 我在

台北木棚母校同時兼課, 也曾晤見其時榮任台大法學院長的薩"他"老師孟武系

主任, 自亦敬謹鞠躬, 以師禮待之.  

 

大女公子以南 在美“相親" 使命 

 

我在 1968 年回台出席十全大會之時, 鶴凌厚修特別賦予了我一個代為"相親"

的特殊使命. 原來當時他們的大女公子以南, 正在美國麻薩諸塞州立大學念書, 



與來自高雄的馮丹龢, 遠來接機, 並在華埠張大千時常光顧的一個餐館, 被他

強迫招待了一頓美餐.  此次在紐約, 我也曾與上官業佑先生的愛女永平及梅友

三愛婿等相會, 後來我向鶴凌厚修的當面報告, 自是才子佳人, 天作之合, 其後

以南與馮丹龢他倆在麻州大學所在地安摩斯特結婚, 我因遠處美東南北卡任

教, 特派時在康州紐海芬耶魯大學, 後在巴士頓哈佛大學商學院攻讀的長子蔭

華, 全權代表, 前往觀禮致賀. 其後馮君果然事業有成, 先後出任紐約, 高雄和

台北地鐵的工程師, 總工程師或總顧問等的高職.  

 

1995 年政大十一期畢業五十週年紀念聯誼會, 周遊大陸寧滬杭渝和大江南北

東西, 他倆夫婦陪伴照護鶴凌厚修, 無微不至, 我們也見其伺候岳父母及長輩

之周到至誠, 惠及我們這一輩的世叔, 深為感動, 快婿乘龍, 以南慧眼識英雄, 

現在他們巳是兒孫滿堂, 大有所成, 而我這當年曾為現成賞鑑人的白髮長者, 

也感與有榮焉. 惟因最近, 驚聞丹龢不幸以八十高齡仙遊, 回首當年, 也不勝浩

歎!!! 1974 年第三屆國建會我曾應邀參加.  而 1978 年八月(花生米總統) 卡特

宣布中美將正式建交後, 台北又召開第二次特別國建會議, 我和澤君因再應邀

同往台北開會, 鶴凌夫婦等皆先後一再熱情招待, 尤其是 1978 年當年, 鶴凌身

為青輔會第四組的主任, 他曾與國安會秘書長沈昌煥先生等隨車護送, 同遊台

中南各地. 鶴凌健談, 他與我及澤君同坐遊覽巴士一排, 南北來回,與我談論, 實

是"報導"或"論評"時局以及台北政情, 暢所欲言, 無所顧忌, 澤君雖極緊張, 而

鶴凌談笑自若, 除我曾與沈老談論他出任外交部長之時, 某些外交軼事及月旦

若干人物之外, 惟有洗耳聽取鶴凌的"報告"!   

 

摯友情深  敬及先岳 

 

在六十, 七十, 八十年代以後, 鶴凌厚修子女皆以獎學金在美國大學攻讀, 他們

間或來美探視, 在 1977 年九月我們乃趁車送德華繼蔭華前往耶魯入學的機會, 

邀請他倆與我們同返北卡敝寓小住數日. 當日上午開車, 鶴凌照常向我談及世

局及台北政情, 使我茅塞大開, 也使我精神爽朗, 專注開車, 但是夜晚後座兩位

夫人, 幾乎鼻息如雷, 我因顧及馬劉兩家傳宗接代"祖先"的安全, 遂於晚間子丑

時刻, 乃在華府外郊汽車旅館暫時歇宿, 以策安全. 翌日再行上道, 繼續聽他開

講. 鶴凌曾有詩記事:  故交相見敘離情, 日夜驅車萬里行, 月落烏啼人不寐, 驛



村投宿巳三更!  翌日午後安抵北卡. 我們第一件事, 即應鶴凌夫婦的要求, 前

往先岳墳前獻花, 行禮致敬. 鶴凌亦曾有詩留念:  綠野濱湖草色新, 森林盡處

拜佳城, 銅碑臥植留佳句, 永勒鸞鳳萬縷情! 此一事實乃因先岳父母生前愛戀

情深, 先親岳母年少仙遊, 但在生前照片一幀, 題有"此心應似深宵月, 皎潔隨

君到處遊", 先岳生前隨身攜行,不離左右, 我們乃在先岳在美逝世後之墓碑, 刻

上此一名句, 以為紀念. 鶴凌遂以此為題喟歎. 

 

後來楊仲揆, 陳崇榮夫婦來寓小住獻花先岳靈前, 依鶴凌原韻綴, 亦有兩章: 六

十年來手足情, 飛身雲表越層城, 相看皓首還狂笑, 百歲明朝誰眼明? 異國風

光曜眼明, 斜陽森影護佳城, 深宵皎月留名句, 長照人間鰜鰈情!  摯友情深, 敬

及先岳, 憶及當年台北同安街, 老少同樂, 共築方城戲趣往事, 不勝唏噓. 所以

他們先後分別三五日的造訪, 除了參觀附近杜克北卡等名校及北卡大學天文

台等地外, 即在室內手談話舊, 記得與仲揆夫婦, 日夜停而復戰, 數日之間, 四

圈尚且未能終局, 而厚修勝了我五毛美金, 但她一毛不要, 戲而賞作了我的"小

費", 於是我們先後分別在機場擁別. 仲揆崇榮遠飛佛州探視兒子楊士禮. 鶴凌

厚修則遠飛華府轉機赴紐約, 他們大女兒在紐約接應, 陪同他們繼續旅遊.   

 

英九與周美青女士成婚 (1977 紐約) 

 

其後,英九在紐約大學法學院取得法學碩士學位. 1977 年暑英九與周美青女士

在紐約舉行婚禮, 我和澤君也是應邀遠道前往參加. 我僅記得主婚者乃是紐約

天主教聖約翰大學亞洲研究學院主任薛光前大使, 馬府兒女親家趙葆全黨校

老學長, 英九的同學李慶中等皆曾參加, 但我們與新娘僅是第一次見面也是唯

一的一次見面, 甚至後來鶴凌厚修說是他們老年"開心果"的兩個孫女, 雖與英

九夫婦同住在興隆路的隔壁樓上, 我們多次回台, 未曾再見上一面, 但與英九

在他市長時代, 不但在鶴凌寓所照相留念, 且在他訪問美國東南北卡洛麗等市

之時,他們也曾專車前往歡宴. 他也說他尚記得他在五歲時, 我第一次返台之際, 

鶴凌因在南部受訓, 他曾隨乃母厚修及南泉舊友及政院留輔會及中央第三組

等數十人等, 前往基隆歡迎我第一次自美返服務時的情狀. 當年英九新婚之後, 

記不得他們前往何處歡祝蜜月, 但我們同去乃西夫婦之家留宿一宵, 會到了馬

家眾位姊妹和夫婿及其家人. 且在喜宴席上, 我們第一次認認識了英九的恩師 



- 丘宏達和熊玠教授兩位夫婦. 後來丘兄即邀我一再出席其所主持的 "中國國

際法學會議", 應邀為其年刊撰寫有關"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 以及論評其他

美國學者有關 "辛亥革命七十年後兩岸情勢" 中英文宏著的論評, 也曾數次分

別在其中英文國際法學年刊發表,後來我們同為"美加華人社會科學家協會"的

創會會員, 並曾輪流出任該會正副會長各一年, 經常與"美國漢學研究學會" 同

時同地召開年會, 且在兩會中每年分別宣讀中英文論文, 出版中英文專刊, 我

們也曾屢應台北"聯合報"及"工商日報"等的邀請, 在台北舉行大會, 所有年會

論文也多為聯合報及時報出版社與五南等書局發行. 

 

中山大策終為用, 撥亂開平見曙光  

 

直至後來台北政治情勢改變, 而丘兄身患老年重症, 該一協會也亦隨之無疾而

終, 但是我們友誼長存, 而我們同在南加州附近退休或工作的會友, 間亦經常

集會, 道古談新, 有如白頭宮女話當年. 猶憶當時該會創會之初,美國聯合報的

要員從台北特來出席成立大會, 而我歷屆駐美加代表或辦事處處長, 也在美加

各地, 分別歡宴待或招待記者, 廣為宣傳, 其時世界日報的社論且曾譽我會是

繼當年"美國援華中國醫學會"及"中國工程師學會"之後的第三大"中美學術團

體"! 惟後來宏達向"永久秘書長"陳博中示, 願為我出版英文專著的至意, 有方

雅命,抱歉抱歉!!   

 

至於鶴凌, 雖然世人多有"人未盡其才"的感歎, 但他人在台北, 仍是春風得意, 

歷任黨團中央及地方黨部要職, 而在中央黨部, 出為中央常會秘書, 與聞黨國

人事及國際外交財經人事及大政, 甚得當樞賞識與器重. 所以他在"夢想風馳

未了情", 以及與海內外友人酬唱的詩文中, 雖有許多感慨, 也有許多成就的自

慰. 他的建言興替, 有時終為當局採用, 而他也有"亂世奔號四十秋, 南泉心願

巳全酬, 開錘巳創空前業, 結客咸宜定遠侯"的自慰! 他雖然生前未能親見英九

在兩任台北市長之後,又再兩度高票當選榮任中華民國總統的盛事, 不過厚修

在今年 94 高壽, 兩度親見英九初任和連任, 巳應是深得安慰而可自豪! 鶴凌雖

亦曾謙虛, 嘗以"黨工"自居", 但他自信,他在出任政院青輔會等及救國團要職時, 

得與中外學者, 交換意見, 尤其是他應邀, 能與國內大專青年, 多以"青年成功

之道", 講演五百餘次, 甚得青年歡迎, 他並說他還引用當時我在"中央日報"等



報刊有關民主自由法治等中西哲學等不同觀念的較比, 加以發揮, 後來他曾一

度出任大專黨部的書記長, 不數日即平息了當時所謂的 "萬年國會"的學潮, 足

以自慰. 雖然他但因其時有人進讒使他去職, 友好譏為"百日維新". 雖然他曾引

為遺憾, 但與當年他在大陳撤退前後, 辦理黨務, 縱然苦難備嘗, 惟亦有聲有色, 

親受經國先生及胡宗南將軍之當面讚許. 其後他又在中央, 面陳黨國改進大策, 

受到了總裁的佳許, 以及其他若干措施, 且為當局採用,他深自以為榮. 引為他

生前最大的成就. 所以他也有"中山大策終為用,撥亂開平見曙光"的自我寬慰, 

以及"'絕學終為用,依稀見太平"的怡然自得!  鶴凌於其屆齡退休前夕, 他仍以

天下國家為念, 報請主席親自主持中央工作會議, "面陳革新黨務作法".  退休

之後,他又在台海內外奔足呼號, "再赴美加,以訪問座談, 餐會等方式交換意見", 

籌開第一屆 "世界和平建設大會"公開論證其"政黨主導民主的作法", "促進台

灣率先革新, 中國均衡統一和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礎工程". 

 

世界和平建設大會 

 

鶴凌念茲在茲, 當我們來自各洲的所謂"天下第一團"於 1995 年在大陸各地分

別舉行"聯誼會"之時, 鶴凌在南京, 上海, 杭州及重慶等地與各校友及當地歡迎

首長, 座談之時, 他一再重覆其組織此一"世界和平建設大會"的構想和理念, 有

些同行者聽得不太耐煩, 要我勸他不要過份與聽眾不同, 多所重覆, 但我固亦

明知他亦不可能放棄此一良好機會,可向不同的人, 用各種不同的說法, 向各個

人說同樣的理念, 後來經過了他三數年的苦心聯絡, 起初他說他曾得到海外學

者如朱振發, 黃潤岳, 舒梅生, 陳慶, 鄭竹園等同學的幫助很大. 後來他在美加

各地,又得到了若干有力僑領如芝加哥譚志曾, 紐約梁聲泰等的高見. 但他因在

美國並未能與我面談, 所以他在返台之後,曾寫了一封長約數萬字的長信, 與我

詳述他在美加各地, "瓊樓自退幾曾休! 海外奔號與世謀, 苦為團結諮親友, 信

有精誠化敵仇" 的經過, 首先他給我寫信, 誤寄澳大利亞的鄒雲亭. 不過三數年

之後, 他那不棄不捨的精神, 果然得到了海內外學者和台北若干企業界與文化

界等巨子的支持, 在台北舉行了盛大的成立大會, 冠蓋雲集, 我雖因事未能躬

與其會, 但當其第三次大會在芝加哥與全美中山學社合併舉行之時, 及其後在

紐約年會等舉行之際, 以認識了許多來自台北及各國的學者和專家!  在此之前

鶴凌也曾親自領隊, 前往北京與江澤民"國台辦"的團隊高級要員, 交換許多兩



岸關係和未來統合的有關問題的意見. 此皆遠在連戰和吳伯雄"破冰之旅"之前. 

不過後來英九在競選台北市長之時, 民進黨人因此卻曾大作反面文章, 而在鶴

凌大去之後, 民進黨人亦對其在骨灰靈罈所刻 "終統"字樣, 指為離經叛道, 紅

帽亂丟, 指為"反台"的"鐵證", 真是非夷所思,直至英九提出 "不統,不獨,不武"

的三不政策, 暫時始止住了民進黨及其"台獨"或"獨台"傳媒的不實歪曲宣傳. 

但是馬營,仍然心有餘悸, 後來我與厚修在書信中, 曾以玩笑 "以有子萬事足",

而為 "劉大博士所冊封"為幸, 囑我親書長聯: (英氣干青雲, 高票當選, 榮膺中

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 九經為天下, 萬眾歸心, 重奠億兆年大同世界宏基!) 而

厚修以為"劉大博士所冊封為幸", 囑我親書此一長聯掛中堂為言, 此皆舊友戲

言, 但是有關人士, 或以為我們私人間的戲謔書信, 可能不幸而為外人誤傳, 反

說我們的"封建意識過濃", 因而故意歪曲宣傳," 可能影響英九的再度當選", 所

以後來我與厚修之間,電話怕人偷聽錄音, 電郵及書信怕人偷窺, 枉為他人借題

發揮, 亂加"親中"和"反台"的指責, 所以我們祇有"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以致後

來連厚修最後病情"實況和日常生活, 除了曾與以南電郵聯絡,略知經過以外,

也僅能通過外間報刊及電視,得知其詳了! 

 

摯友互贈詩畫無數 

 

遠在 1968 年十全大會之時, 鶴凌服務中央,  因為他的敦促, 使我生起了遴選

出為海外代表的動機, 後在 1978 年中美宣布建交之後, 我又因應孫前院長運

璿先生的邀約, 參加當年的第二次特別國建會議, 鶴凌因任行政院留輔會第四

組主任, 海內外"學者", 由他招待. 但我事先並未與他直接聯絡, 他則深感驚奇, 

但在我們離別之時, 他有四五百餘字的"長歌贈別",  他亦同時柬寄南泉舊友雲

亭, 仲揆諸人, 長吟浩歎, 其中有"相約赴明時,振鐸繫此躬, 不負少年頭, 坦蕩盡

初衷"之句. 後來此一長賦, 由厚修楷體書贈, 送來美國, 懸掛中堂, 蓬壁生輝. 

 

後在 1985 年新春, 鶴凌又再以親提厚修 "捉蝠圖"見贈: "吵鬧姻緣四十秋, 題

詩作畫且潛修, 升天成佛談何昜,自是人間佛可求", 我則戲以"鴛鴦戲水兩情癡, 

記是南泉共泳時. 不道老來情更篤, 小紅作畫我題詩" 七絕調侃! 因厚修別名丹

熙, 乃鶴凌身邊"小紅"也. 兩詩原載 1985 年台北大華晚報副刊.  而在此詩之前

不久的 1984 年,我們曾得大陸何群欽來信, 說他曾在武漢大學圖書館獲悉我



在美國的地址, 驟得瑤箋, 喜出望外, 仲揆過去所聞,群欽巳在華中罹難之說不

確, 於是從此各人唱和之聲兩岸隔洋不絕. 其後群欽大公子大江來美在俄州大

學攻讀中國文學博士學位, 仲揆公子士禮及振楚公子翼明, 鶴凌的獨子英九, 

樹萱之子生力等等, 及其他來自大陸的友好子侄, 反而多在美國, 取得學術性

的最高學位後, 從事教育或學而優則仕. 而他們子女的子女, 又多攻讀名校, 取

得法學哲學以及理工博士等等的學位.  

 

我們南泉舊友,自與群欽取得聯絡後喜極而狂, 他們這些平日吟詩弄賦的馬羊

何, 相互酬答, 我這老破車, 平時實話實說不太精於此道, 也僅曾在旁搖旗吶喊, 

有時勉附風雅,得了自謙為"教書匠", 而實為文史大家何群欽兄的品評, 他在誇

讚了澤君的小品散文一陣之後, 把牛的歪詩與馬羊大家的好詩, 魚龍混雜, 相

提併論, 品評了一番: 說是"羊步唐宋,馬躍龍門,牛游清淺; " 又說 "羊詩四平八

穩,間有清香,淡者喜之; 馬詩奇峰突出, 奔馳奮進, 狂者愛之. 牛詩狡龍戲水, 悠

然自得. 善學者必知其將大有前途. 唐詩早達頂峰, 古人即言, 將無出其右者. 

馬詩火氣極盛, 一句娓娓細語, 入馬詩即不免暗火一團. 唯有牛詩,以其渾厚的

文學根底, 清純的修身養性, 感情充沛, 仁者之懷, 發而為詩, 必將後來居上....

不亦宜乎 " 等的過譽讚詞, 使人受寵若驚?! 是以當時群欽贈我"朝中措"一章, 

一再修修改改, 足見用心: "四十年雨雨風風, 萬險千難腳下, 今來古往胸中?!  

學壇星耀, 筆端花燦, 講席春濃; 但願天從人願, 白頭舊土重逢."  

 

後來我們且在大陸及美國數度長敘, 尤其是兩岸電話詩文酬答, 歷久不絕, 當

時兩岸, 甚至中美郵禁未開, 他們這些詩文大家的大作由我轉來轉去, 最初花

了郵票和電 話費一大堆. 記得當年鶴凌與群欽等十多人, 由於一片忠黨愛國的

熱心, 他們在大陸易色前夕, 分從台北和內地, 於 1985 年"當年挾策到窮邊, 驛

站陳辭倦不眠, 孤臣失策直呼天...," 此鶴凌不止一次徒呼負負...; 而群欽也有"

悠悠往事頻回首, 夢裏低佪一泗然..." 的浩然長歎. 但是其時大勢江河日下, 時

勢如斯, 而仲揆也祗有 "詩傳雲夢情千里,恨隔蓬瀛水一涯..." 的感喟而巳了! 

後來群欽在 1986 年寄我及仲揆, 鶴凌七絕一章, 一石激開千層浪, 連我也勉強

奉和一章, 於是各方如嚮斯應, 大家相與唱和, 鶴凌倡之於前, 仲揆繼之於後, 

大陸各地, 相繼隨之, 極一時之盛. 當時群欽 1986 年四月, 口占七律一章, 分

贈遐齡, 仲揆及鶴凌的原句為: 



古稀鬢髮早驚秋, 兀兀生平願未酬, 

自許終身窮正鵠, 誰珍俠骨驕王侯 ?  

五更風雨夢千里, 兩度艱危困一樓,  

呆呆新陽春到了, 手栽楊柳綰風流 ! 

 

群欽原注為: "好友闊別,後會難期, 而古稀之年, 忽焉巳至, 渺渺余懷, 詩不達意

".  我則另有所感, 勉步原韻奉和, 並柬台海兩岸諸友:  

 

海外栖遲春復秋, 艱危共濟願難酬, 

壯年有志凌霄漢, 暮歲無心覓爵侯, 

論道但憑千里雁, 探玄更上一層樓,  

何當煮酒英雄閣, 笑看長江滾滾流 !? 

 

後來群欽囑我親書此一七律, 懸之中堂云云. 其後各方唱和, 鶴凌首為之應: 

 

亂世奔馳四十秋, 南泉心願誓全酬!  

開陲巳創空前業, 結客咸宜萬戶侯,  

聖島長春多寶樹, 仙岩高臥有雲樓,  

青溪乍見如霜鬢, 幸未偷生葬逆流! 

 

湯傳昶遠在湘潭則有: 

 

無端瞬息七十秋,  歲月催人觸景愁, 

半世榮名空眼底, 千秋歌哭上心頭 !  

儒冠豈是平生願? 糞土從來萬戶侯!  

幾度霜凋風雪到,  松柏比跡自風流!"  

 

楊光儀也在湘潭則有: 

 

坎坷人世幾經秋, 歲月蹉跎願未酬,  

腹有丹心為社稷, 身無媚骨傲王侯,  

抒懷難寫靈均賦, 憶舊怯登王粲樓,  



去日苦多來日少, 精修厚德自風流! 

 

莫子純在長沙則有: 

 

素餐無事閱春秋, 耳目矇矓礙應酬,  

坎坷平生經兩雪, 邯鄲一夢識公候,  

逍遙樂在三家巷, 俊彥新登百尺樓, 

盛世唯期綱紀肅, 風和日麗照清流! 

 

 至於其他詩文酬唱,鶴凌, 群欽, 仲揆及周策縱, 都是行家, 在我書卷中, 所在多

有( 如長高前期及政校班友單國端,曾有 "紅學專家周策縱, 文壇泰斗遐齡翁"

之句, 不勝引載.   

 

1985 年, 仲揆則有和群欽 "浮雲"一首:  

 

浮雲世事幻如花, 老尚多情戀落霞.   

無奈月明人念舊, 不由秋冷客思家. 

詩傳雲夢情千里, 恨隔蓬瀛水一涯.  

何處微吟可相狎? 天邊斗柄正倚斜! 

 

其餘仲揆鶴凌, 群欽為我吹牛之作,實在太多, 不說也罷.  其後周策縱大兄, 也

曾有"微茫"五律一章: "別年逾平百, 自負各崢嶸. 患難存存生…" 引起了眾多詩

人的雅興.  

 

患難存生死, 飄零見弟兄.  

徒憂先壞局, 慚覓昔堅盟.  

異代誰關此, 微茫忖未平! 

 

於是鶴凌以"癡煩"一章唱和:  

 

流亡五十載, 老病忘崢嶸,  

跋踄親鄉土, 悲歡憶弟兄.  



靜觀新變局, 重振舊加盟.  

世亂方殷日, 癡頑夢弟兄.  

 

我隨即以"洐化"一章奉和:  

 

棲遲海外久,夫復計崢嶸!  

患難憂家國, 艱危憶弟兄. 

未酬年少志,尤重昔堅盟! 

衍化安天下, 悠然見太平! 

 

其後遠在澳洲的鄒雲亭和以同心: 

隱居在適性, 復以避崢嶸.  

海外淡生死, 時間老弟兄.  

八旬壽堪慶, 兩岸服未盟!  

但願炎黃冑, 同心策治平! 

 

台北楊仲揆和以"漣漪": "白頭苦不放,胸次失崢意"  猶未盡, 旋即續以"依稀"記

事, 並一一加以附註:  

 

南泉分別後, 風發競崢嶸.  

一瞬亡家國, 孤征失弟兄.  

窮邊徒效死, 變局苦聯盟.  

絕學終為用, 依稀見太平!   

 

而遠在武漢之何群欽,不勝感歎,則有"弘毅"奉和:  

 

時空皆鑿枘, 徒自負崢嶸.  

世變洇榮辱, 私情感弟兄. 

餘生耽憶舊,長夜夢加盟.  

四海多弘毅, 狂瀾亦可平 

後又再續一章:  



中山稱聖教,  革命最崢嶸.  

禦侮曾生死,  鬩牆豈弟兄.   

寬容泯舊隙, 大義締和盟.  

極目青山在, 人間永太平?  

 

遠在北京之李寢明, 亦有"劍鳴"一章:  

匆匆人巳老,白髮愧崢嶸.  

半世謀衣食, 無顏對弟兄,  

可憐鴻鵠志, 化作鷺鷗鳴.  

試聽匣中劍, 深宵鳴不平! 

 

而南京鄧浩明,則於各人吟誦後,引證諸人論證主題或姓名作了一個總結奉和:  

 

癡頑慚老去, 學長盡崢嶸.  

策縱發高響, 群欽播遠聽.  

鶴凌天廣闊, 衍化壽遐齡 . 

水繞雲亭隱, 微茫月浩明!.  

 

其實各人在其主題之後, 皆有附註或說明, 文長不及備載, 而我之後註, 鶴凌讚

之謂有崆峙鏗鏘之聲, 姑再引述 : "遠托異國, 昔人所悲, 羈旅美利堅, 瞬逾四

十九年. 政大十期學長周策縱兄近以 '微茫' 五律見貽, 同期馬鶴凌兄步韻以"

癡頑"和之, 朗誦再三, 感慨千萬! 少年織夢治平, 壯歲消磨講席, 時或江淮河漢, 

著論砭評時政, 聊盡書生報國, 無夭於所生之心意. 回首前塵,不覺老之巳至,! 

惟以虎老雄心在, 雖少年宿志不酬, 而昔日堅盟, 尤足珍惜. 但期華夏能衍化, 

黎庶早日得悠遊! 故園西望, 無限神馳, 因綴 "衍化"一章奉和, 既以自勵, 亦以

與諸舊友互勉云耳!!" 此一群五律,乃各位友好在 1997 年前後的舊作, 當時眾

位兄弟, 皆年近七老八十, 現在眾多友好皆巳作古, 而我年逾九十,幾乎是獨自

遙望百歲稀齡, 能不感慨繫之也耶?!  

 

至於厚修鶴凌,夫婦情深. 他們兩人的情愛之作, 不勝枚舉, 茲摘錄 1969 年鶴

凌七夕泛舟碧潭舊作數章:  



打槳秋溪眼欲波, 柔情似水繞銀河,  

共看牛女思游子(時以南留美), 此夕天邊意若何? 

 

南泉舊事話從頭, 十里花溪兩度秋,  

溪水有情醇似酒, 花心無主逐波流".  

 

其三: 

舊夢重溫感慨多, 塵心綺念兩婆娑,  

可憐亂世癡兒女,噙淚相看鬢巳皤!  

 

其四:  

猶記花溪海石盟, 許卿許國氣縱橫,  

回頭廿五年前事, 花底相返願再生!  

 

讀詩至此, 使我想起了他們 "南泉共泳"和 "小紅作畫我題詩"的綺麗羅蔓蒂克

情狀!  記得三數年前, 前為世界華人和平建設協會秘書長, 時任監察委員的台

大葛永光教授, 近年他曾數度前來洛城, 有一次事前他也曾與鶴凌長談,謂鶴凌

曾與他同時回憶少年時在南溫泉的湖南舊友, 如周策縱, 楊仲揆, 鄒雲亭, 何群

欽, 莫類先諸人, 當時他們皆不幸巳於八十高齡前後去世, 而其時碩果倖存者, 

唯鶴凌與我倆人. 他說鶴凌當時與他言之, 老淚縱橫; 永光後則為我轉述, 我亦

淚滿襟懷. 前年永光再來洛城, 鶴凌早巳仙遊, 我們回憶往事, 益增唏噓.  

 

家教 

 

鶴凌生前雖曾親睹其獨子英九出任台北兩任市長, 但未親見後來英九曾高票

出任兩屆中華民國的總統, 我們兩人同為鶴凌感到惋惜! 不過鶴凌早在生前, 

即巳預見英九大有所成的未來, 蓋他遠在 1985 年之時,他即有 "海外餘生還自

慰,家傳薪火正熊然" 的預言. 事實上,鶴凌厚修對於英九的家教, 自即多關注 ,

他在詩文中,也曾一再言及其馬氏慈義: "黃金非寶書為寶, 萬事皆空善不空" 的

家教傳統, 對於英九的影響至深.  昔時我曾寫了一篇"鶴凌孝義感人"的短文, 

親見鶴凌事母至孝與感念其先父立安先生托孤革命先烈劉公嶽峙先生的情誼, 



而鶴凌感恩報德, 特在台北, 慎終追遠, 大舉紀念公祭, 並請我及諸友撰寄詩文

頌讚, 至情至義, 良有足多! 猶憶早年英九因奉經國先生之命, 草擬開放大陸政

策之時, 曾以"穎叔"名其方案. 取左傳首篇 "莊公克段"之至意. 良以遠在英九

台大肄業之時, 鶴凌曾與我談及培養英九教育之要法, 我曾以先在台大念完, 

再在海外及政大攻讀, 可以兼得兩大名校之惠. 後來英九扶搖直上, 而在紐約

大學及哈佛大學, 取得學位, 再在政大任教, 成為了當今的名人. 後來英九在阿

輝出任總統違法亂政之時, 且以行政院政務委員要職之尊, 因為"不知為何而

戰", 奮然辭職, 內子澤君, 且曾在台北報刊, 如"海峽兩岸"雜誌等, 多次為文大

舉闥伐, 我亦一再詩文交併, 深為讚佩, 其中對於英九的不戀權位, 膽識和擔當, 

曾經許為與民初當年的湖南黃,宋,蔡三傑. 因步鶴凌及張定成大家等原韻,遙為

之和:  

其一為"一夫自詡有奇才, 憲法頻修擅獨裁. 籌安國發空紛擾, 躍馬圖旋大勢

回!"  

其二: "曹琨賄選盡貪夫, 擁立袁梟有腐儒! 權私鬥諉何為者? 驚世箴言出駿駒!   

(英九辭職聲明, 明責阿輝專事權鬥).  

其三:"獨台台獨入歧衢, 許(信良)李(阿輝)途殊道不殊(兩人曾密室深談,廢省修

憲), 民主制衡纖芥事, 庶黎輕似水中梟"!  

其四: "穎叔才華氣縱橫, 除貪掃黑著清名, 不染污泥誠國士, 黃興蔡宋共尊榮"!  

 

後來政大徐英老師的公子徐昭漢,亦有詩賜和,其中之一有謂: "三湘才俊氣縱

橫, 護法護民負盛名, 卓犖不群誠國士, 漫天昏黑一星榮!" 是見英九的粉絲,並

非限於其當時父執輩的劉某等人而巳也!!  我在英九榮任總統之後,當時我第一

篇文章, 即以"徒善不足之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兩句話相贈. 英九"溫良恭

儉", 廉而讓, 是一個典型的聖君仁君, 但是他不若秦皇漢武的獨斷權威, 也不

及唐宗漢祖的氣魄和陽剛政略, 也不能對黨內外政敵的分進合擊, 尤其是對在

立院無異以少數否決或霸凌多數的反民主惡例, 未能事先予以化解. 事後亦無

破解的強而有力的手法, 而使人神同嫉民主之所不容的現象或惡例, 繼續存在! 

如果他能在適當時機, 改用鶴凌的一些衝勁和膽識, 台北政局早巳改觀, 但望

今後台北局勢能在九合一大選之後的兩年之內, 在其內政外交甚至兩岸政策

方面, 應無再有可以畏首畏尾的任何顧忌, 其或能大有可以驚天地泣鬼神的作



為也耶!? 至於今日當務之最為人所注視者,乃是兩岸的關係,唯此亦非馬英九

單方面的問題. 

 

現時中南海的當局其所謂核心領導者, 縱有所謂經改政改的宏圖, 但其馬列史

毛唯權唯穩唯鬥的意識形態未變, 我們對之自亦有所保留但我們對大陸和平

堀起的軍政外交策略, 及其有關對於美日以及菲越隨時軍演合縱連橫挑畔的

對抗, 也有所期待. 但在事實上, 縱有阿輝附和對日本修憲及其名為所謂"積極

和平主義", 實為昔日"帝國主義"復活的乖行, 但我們對於中共對日如何防阻的

應變方略, 我們也未必一定過份擔心, 但在大陸境內的普世價值, 有時仍是左

右搖擺不定, 是則仍然至為憂慮. 即以近年習記集團,  對於所謂貪腐的整肅的

規模和深度, 固有足多, 各類大小老虎, 打得震天價響, 但是中共制度, 有權有

管, 即有貪瀆, 近聞各地大小案件,層出不窮, 大小老虎, 抓不勝抓, 而各地各級

豺狠孤豹, 甚至蒼蠅螻蟻,何止億萬?! 他們現在大張旗鼓的肅腐行動, 實是開

端. 他們那 "有權斯能管, 能管斯有財", 無法無天的一黨專制獨權政策, 雖然朱

元璋, 雍正復生, 縱然搞上千萬個東廠西廠, 億萬個秦城和特別監所, 也無法完

全"網羅", 也無法根治那些貪腐的"基因", 但也是可喜的現象. 再以其對港澳等"

中國人"的"統戰策略"而言, 當年鄧小平, 鬧得整天價響 "一國兩制: 香港回歸" 

的統花招來說, 也在此次圖未窮而露底, 但望能終妥善解決; 再以當前兩岸的

長遠關係而言, 中共"兩岸一家親"的策略, 也是光說不練. 而不應僅是放長線, 

尋求分久必合的歷史規律, 他們如能逐漸完全揚棄馬列唯物的意識形態, 當然

乃為上策. 但至少亦應從中國的文化和歷史的固有傳統, 實現儒家"民為貴,人

性善"的所謂王道法治的基本"普世價值", 加上中西合璧的"自由平等正義"等的

觀念, 是則人同此心, 一切和平演化, 用中共自己的辯証法來說, 或亦可能由漸

變而量變, 導致質變而銳變, 是則中華大陸可以演化,港澳台澎, 東北新藏, 天山

嶺南, 天下一統, 國晏河清, 萬眾昇平, 大同世界, 或是中共幻想的 "共產主義

社會", 其能庶幾近之也乎?!  這在中華民族而言, 乃是對中國和世界的最醒目

貢獻, 而對馬英九而言, 如果他能在兩年之後離職之前, 果能佈下一些兩岸和

平建設的基礎, 乃是他對鶴凌厚修和中華人民的最大敬禮和紀念!!! 近年來馬

英九在不止一個埸合,早巳公隍表示, 願意代表台灣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亞太經

會議, 以期實現真正的習馬會議, 固是甚為適當的高招,而其最近馬英九的對北

京當局應使大陸部份人民先行"實行民主起來"的建議, 實是切實可行的策略和



政策,也許這是馬政府今後兩年兩岸政策大有作為改弦更張的前兆?!  

(10/10/14 初稿)  

 

馬英九與現時兩岸關係  

 

最近我因寫了一篇長文, 紀念馬英九總統先翁馬鶴凌及慈母秦厚修, 意猶未盡, 

因對其獨子英九, 深有遠思, 猶多期許. 良以當年英九榮任總統之時, 我除了以

英九兩字的箝字聯相祝以外, 我第一篇公開表的文章, 即曾以 "徒善不足以為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兩句古話祝勉. 馬英九總統"溫良恭儉", 廉而讓, 是一個典

型的聖君仁人, 雖然他不若秦皇漢武的乾網獨斷, 權威兼用, 也不似唐宗漢祖

的英武陽剛, 不怒而威.  但他反而於其就任後, 對於黨內外政敵的分進合擊, 尤

其是對在立院所謂 "政黨協商", 使僅有三兩個立委的少數黨配合民進黨人, 享

有與多數黨同等的權力, 以少數否決或霸凌多數的反民主惡例, 以致任何有利

於國計民生的所有法案, 皆因反對黨的逢馬必反, 多受否決, 他們在不能以正

常正規政黨政治取勝之時, 因即進而無理取鬧, 霸佔議台, 以暴力杯葛阻止立

法, 或則推行街頭政治, 是以馬政府雖挾最大多數之聲威事先未能防阻化解, 

以致坐失機宜, 竟使有時人神同嫉, 實為法治民主之所不容. 而在國民黨內, 其

所推薦之立法院長, 原非直選的立委, 而因不法被開除黨籍之後, 仍能坐視不

食人間煙火的法官, 加以否決, 而保持權位人多以為如果他能改用其先翁鶴凌

生前的一些衝勁和膽識, 處理內政外交, 台北政局早巳改觀, 我們但望今後台

北局勢能在九合一大選之後的兩年之內, 在其內政外交甚至兩岸政策方面, 應

無再有可以畏首畏尾的任何顧忌, 其或能大有可以推行驚天地泣鬼神的作為

也耶!? 至於今日中南海的當局, 觀其所謂核心領導縱有所謂經改政改實現"中

國夢"的宏圖, 但其馬列史毛唯權唯穩唯鬥的意識形態未變, 我們自亦難存奢

望. 但我們對大陸和平堀起的軍政外交策略, 及有關對於美日以及菲越, 隨時

軍演合縱連橫挑畔的可能對抗, 且亦有所期待, 縱有阿輝附和對日本修憲及其

名為所謂 "積極和平主義", 實為昔日"帝國主義"復活的乖行, 中共對之也有應

變方略, 我們也未必一定過份擔心, 但在大陸境內的普世價值, 有時仍是左右

搖擺不定, 是則我們仍然至為憂慮. 即以近年習記集團, 對於所謂貪腐的整肅

的規模和深度, 固有足多, 各類大小老虎, 打得震天價響, 但是中共制度, 有權

有管, 即有貪瀆, 近聞各地大小案件, 層出不窮, 大小老虎, 抓不勝抓, 而各地各



級豺狠孤豹, 甚至蒼蠅螻蟻, 何止億萬?! 他們現在大張旗鼓的肅腐行動, 而各

方多有阻難, 實是開端. 而他們那 "有權斯能管, 能管斯有財", 無法無天的一

黨專制獨權政策, 雖然朱元璋, 雍正復生, 縱然搞上千萬個東廠西廠, 億萬個秦

城和特別監所, 也無法完全"網羅", 也無法根治那些貪腐的"基因", 但其漸斷漸

行, 也是可喜的現象. 

 

至於其對港澳等 "中國人"的 "統戰策略", 當年鄧小平, 鬧得整天價響 "一國兩

制:香港回歸" 的統花招來說, 也在此次圖未窮而露底, 但望能終妥善解決; 再

以當前兩岸的長遠關係而言, 中共"兩岸一家親"的策略,也是光說不練. 而不應

僅是放長線, 尋求分久必合的歷史規律, 他們如能逐漸完全揚棄馬列唯物的意

識形態, 當然乃為上策. 但至少亦應從中國的文化和歷史的固有傳統, 實現儒

家"民為貴, 人性善的所謂王道法治的基本" 普世價值", 加上中西合璧的"自由

平等正義"等的觀念, 是則人同此心, 一切和平演化, 用中共自己的辯証法來說, 

或亦可能由漸變而量變, 導致質變而銳變, 是則中華大陸可以演化, 港澳台澎, 

東北新藏, 天山嶺南, 天下一統,國晏河清, 萬眾昇平, 大同世界, 或是中共幻想

的 "共產主義社會", 其能庶幾近之也乎?! 這在中華民族而言,乃是對中國和世

界的最醒目貢獻, 而對馬英九而言, 如果他能在兩年之後離職之前, 果能佈下

一些兩岸和平建設的基礎, 乃是他對鶴凌厚修和中華人民的最大敬禮和紀念!!! 

近年來馬英九在不止一個埸合, 早巳公開表示, 願意代表台灣出席在北京舉行

的亞太經合會議, 以期實現真正的習馬會議, 固是甚為適當的高招, 而最近馬

英九的對於北京當局應使大陸部份人民先行 "實行民主起來"的建議, 實是切

實可行的策略和政策. 也許這是馬政府今後兩年兩岸政策大有作為改弦更張

的前兆, 但望中共亦能善用馬英九最後兩年的當政良機, 推行和平演化, 妥議

雙方和世界皆能接受的政策, 促進 "具有中國儒家傳統色彩"的兩岸自由民主

法治 "世界大同或小康社會"的初步實現?! (10/30/14 初稿)  


